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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駕笑著道： 「我若不當面表演一下，
你一定以為我是在吹牛……」

南海漁人猶目半信半疑地道：
「可是我沒有看到你的嘴動，而且那聲

音分明來自別處……」
黃鶯笑著道：
「我張開嘴祇能吐出自己的聲音，祇有

閉上嘴才可以隨心所欲地發出所需要的聲
音，而且可以使聲音發自任何一個方向……
」

南海漁人道：
「內家工夫中有一種叫做傳音入密，可

以運氣將聲音傳到很遠的地方而不為身畔
的，別人所覺，你大概練的也是這種功夫
吧！」

黃騖搖搖頭道：
「我不清楚，反正我從小就有這個才

能，我的父母死得很早，爺爺又不大理我，
我祇好自己對自己說話，久而久之，就練到
這個程度，記得第一次我學我父親的聲音，
故意把發聲的方向由地底下傳出來對我爺爺
講話，嚇得他三天都沒有睡著覺……」

南海漁人一歎道：
「鶯聲百囀，祇是形容它的鳴聲悅耳動

聽而已，那裡比得上你的巧妙變化，你爺爺
給你取的這個外號實在還不夠妥切……」

黃鶯十分興奮地道： 「那你說我該取個
什麼外號呢？」

南海漁人想了半天才搖頭歎道：
「這個老朽讀書太少，實在想不出什麼

妥當的名稱，這位金老弟可是學富五車，你
不如向他請教一下……」

黃鶯把頭轉向金蒲孤，等待他開口，可
是金蒲孤卻淡淡地道：

「黃姑娘，這個問題我一時也想不起
來，等以後有機會我再慢慢地替你想個更好
的稱號，現在我們卻必須見到令祖有要事相
商……」

黃駕微愕道： 「你們找爺爺幹嗎？他從
來不接見外人，你們若是給他遇上了，說不
定連性命都保不住……」

金蒲孤莊容道： 「我們非見他不可，因
為這件事太重要了，不但關係著令祖的 『修
羅刀』，而且也關係著天下的安危……」

黃騖一怔道；
「原來你們是為著 『修羅刀』來的，這

很簡單，你們也不必去見爺爺了，我就可以
送你們一把……」

說著探手從抽中取出一柄短刀，長約八
九寸，通體晶明，發出雪亮的白光，南海漁
人怔了怔才道： 「令祖共有幾柄 『修羅刀
』？」

黃駕笑著道： 「很多，共有十二柄，爺
爺自己帶著一柄，給我一柄，其餘都放在水
晶宮的兵器庫中……」

南海漁人與金蒲孤聞言都怔住了。

黃駕見他們沒有伸手來接，微感不樂
道： 「你們要不要？」

金蒲孤頓了一頓才道： 「修羅刀乃世上
奇珍，我們怎敢妄求。」

黃鶯笑道：
「沒關係，這十二柄刀原是我母親的，

爺爺雖然叫我好好保管，他自己卻拿來亂送
人，我自然也可以送給你們！」

金蒲孤一驚，忙問道： 「送人？送給
誰？」

黃騖撅起嘴邊： 「還不是今天來的那四
個女的……爺爺也真怪，平常從不接見外
人，今天對她們居然破例相見，琴棋書畫，
爺爺比一項就輸一項，結果她們四個人每人
都騙走了一柄 『修羅刀』。」

金蒲孤頓足歎道： 「壞了！壞了！」
黃鶯莫名其妙地道：
「什麼壞了？莫非那幾個女的是你們的

仇人，她們得去了 『修羅刀』，就會用來對
付你們，這也沒有關係，我送你們每人一把
好了，大家都有了，就不必怕她們了！」

金蒲孤搖頭歎道：
「問題不是這麼簡單，那幾個女的都是

一個叫劉素客的人派來的，他是個很壞的
人，修羅刀到了他手中，無異為虎添翼，我
們此來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想得刀，而是
阻止他們得刀……」

黃駕想了一下道；
「那也簡單，好在她們沒有把刀帶

走，我們再想法子把刀收回來好了，老實
說我也不願意我母親的東西落在她們手
中，這十二柄刀原是母親留下給我的，卻
被爺爺當做人情送出去……」

金蒲孤連忙道： 「黃姑娘！你有什麼辦
法……」 （九十九）

金田一耕助一字一字地比對，最後在筆記
本上寫下幾個字：

紅色的毛線球
神尾秀子臨終前提著的毛線袋，此刻正在金

田一耕助的房間裡，而那十五張畫有編織符號
的方格紙，也是從這裡面找到的。

毛線袋裡如今已經沒有手槍，不過卻有十
來個各種顏色的毛線球，其中最大的一個便是
紅色的毛線球。

金田一耕助顫抖地拆開紅色的毛線球，隨
著繞在他左手手指上的毛線越來越多，原來的
毛線球也就越來越小……最後赫然出現一個折
疊成四折的西式信封，和一條一直掛在神尾秀
子頸上。最近卻說弄丟了的項鏈墜子。

金田一耕助拿起信封，祇見上面寫著：
金田一耕助先生
神尾秀子緘
金田一耕助本來打算先看信，後來想想還是

先拿起了項鏈墜子。
他一打開項鏈墜子的蓋子，就看見裡面有

一張他曾經在歌舞使戲院的走廊上看過的琴繪
的照片。

（可是，這不應該是神尾秀子的秘密才
對，裡面一定還有其他的東西。）

金田一耕助找出一把小刀，用附在上面的
錐子撬開琴繪的照片。果然，下面出現了一張
戴方帽的大學生照片。

金田一耕助看著那張照片，照片中的人物
正是年輕時的大道寺欣造，也就是當時的速水欣
造。

（啊！神尾老師藏在胸前長達十幾年的秘密情人，原來就是
大道寺先生，琴繪女士的照片祇不過是用來做掩飾罷了。）

金田一耕助這幾天的疑惑終於全部澄清了。看來，神尾秀子
是故意射殺 「秘密情人」，然後自己再死在情人的屍體上。

（那麼，大道寺先生的相片下面，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東西
呢？）

金田一耕助又用錐子尖端撬開大道寺欣造的照片，下面果然
還有一張照片。他看到這張照片時，不禁大吃一驚。

這正是他在大道寺欣造家中弄丟的七張照片中的一張——一
個脫掉假髮、獨自坐在化妝間發呆的藝人。

雖然神尾秀子祇剪下藝人臉部的部分，不過現在對金田一耕
助來說，看清楚照片上那藝人的廬山真面目，並不是件費力的
事。

金田一耕助深深地歎了一口氣，把三張照片仍然依序放回墜
子裡，然後才打開了神尾秀子的遺書。

第二四章 悲劇的真相
月琴島發生慘案的一個禮拜之後，金田一耕助坐在裝設著嚴

密隔音設備的加納律師事務所社長室裡。
自從發生慘案以來，金田一耕助成了智子惟一可以商量事情

的人，他必須幫忙處理大道寺欣造頭七的事，以及神尾秀子、外
祖母阿真頭七的事。

「唉！想不到會有這種結果，我也感到很吃驚。不過，這一
切多虧你費心了。」

加納律師坐在金田一耕助的對面。 （一四五）

「年兄既說開了，小弟自當從命。祇是令郎要喚他到來，代
小弟責備一番，方成全他這段美事。」宣爺笑道： 「這是理當如
此。」說著，把那紙絕據遞與裴爺收了，一而又叫家人飛星回
府，速請公子到此議話。家人答應領命去了。

裴爺又向宣爺道： 「寶珠雖是我做主許婚與你家令郎，到底
柯年兄是他親父，怎肯使他父女不認？但柯老直拙，若明向他
說，又費一番唇舌，我自有道理，不怕不入我彀中。」

宣爺聽說，十分感激裴爺。正要回答，早見他兒子登鰲從外
面進來，見了裴爺，很不好意思。沒奈何，向前尊聲： 「年伯在
上，小侄宣登鰲外日狂妄無知，誤犯虎威，小侄該死。今日知罪
不容逭，特來請罪，望年伯看家父分上，高抬貴手，恕了小侄
罷。」

說著，跪將下去。裴爺一把拉住道： 「賢侄，你是不懊悔再
來求人的，何必行此大禮？」宣公子道： 「小侄的罪，擢發難
數，不過信口亂言，望年伯海涵。大人不記小人之過罷。」裴爺
也不叫他坐，祇叫聲： 「住口！當著你令尊在此，你說信口亂
言，如何又寫下絕據與我麼？」宣公子也狡賴道： 「小侄何曾寫
什麼絕據與年伯的？」裴爺道： 「你親筆寫的絕據，你家尊方才
看過，難道冤賴你不成？你拿去看來！」說著，把絕據摜與宣公
子。宣公子拾起絕據，也不去看，一陣亂撕，撕得粉碎，捺於嘴
內，祇叫： 「年伯呀，小侄何嘗寫什麼絕據，不要冤賴小侄呀！
」引得裴爺哈哈大笑道： 「好個狡猾兒郎！親事便許了，你聽你
尊翁擇日下聘過來。你須依我兩件吩咐：你若要是洞房花燭夜，
須等你金榜掛名時。」宣爺道： 「這也是自然之理。」又叫兒子
過來拜謝裴爺成全之恩。宣公子依言要大拜八拜，裴爺祇受了四
禮，道： 「賢侄從此可以無所憂慮了，去發奮讀書要緊。」

宣公子連聲答應。宣爺道： 「裴年兄還請何人為媒？」裴爺
道： 「仍用柯老。」宣爺笑道： 「年兄用的好機關。」說罷，父
子告別裴爺，上轎而去。

裴爺回後，說與寶珠知道，寶珠也暗自歡喜，深眼裴爺神機
妙算。次日，裴爺果然請了柯老到來，托他為媒。

柯爺心中很不舒服，暗想： 「有個女兒還怕沒人家！他既不
允親就罷了，一定愛煞這小畜生！」心中雖是這等想，外面又不
好推卻，祇得代他到宣府去說媒。這一回，一說便成。回覆裴公
一邊擇日下聘，無非從豐禮物下到裴府。 （四十八）

「該不會有加料吧？」他剛被她揍了一
拳，難免會想報復。

「我才不是那麼小心眼的男人！況
且，你家有什麼 『料』可以讓我加嗎？」
這個女人，雖然美到不像話，但惹人生氣
的功夫也是一流的。

不過這種跟女人爭鋒相對、你來我往
的對話，倒讓他有種很新鮮的感覺，異常
地對了他的脾味。

「也對。」歐嘉芝聳聳肩，喝下了香
氣四溢的玫瑰花茶。

Gordon 看她一口氣把茶喝完，便接
著開口。

「既然你把茶喝了，是不是就表示願
意收留我，直到我想起哪裡才是我的家？
」嘿嘿，這才是重點。

在因緣際會下，她把他從紅瓦屋帶回
來，說不定全世界祇有她能看得到他而已
……

還好，還好有她。
「要不然呢？」歐嘉芝沒好氣地回

他，如果放他一個人去流浪，也怪可憐
的。

在她心中，他稱不上是人，頂多祇能
說他現在看起來像個人而已，所以祇要他
不打擾到自己，她倒是無所謂。

不過重點是她不怕他，照道理說，她
是該怕他，也該防他，但是她心裡就是起
不了這種想法。

或許是因為他長得好看，也長得正
派，而且舉手投足間，還有種與生俱來的
貴氣。

也或許是因為她一個太過寂寞了，渴
望有個人能跟她說說話……

「我們先約法三章，晚上你祇能睡客
廳；還有，沒有我的允許，不能進入我的
房間跟工作室。」如果被人知道她跟一縷
不知道從哪來的靈魂約法三章，一定會送
她進神經病院的。

哎唷，她的頭又痛了。
「沒問題！」

心裡放下一塊大石
的Gordon，呼出一口悶
氣 。 呵 呵 ， 美 女 的 心
地，果然也差不到哪裡
去。

不經意地，歐嘉芝
看到電話答錄機正閃著
綠燈。

「我睡覺的時候，
有人打電話給我？」她
問 坐 在 自 己 正 對 面 的
他，他一直都在，應該
知道。

「嗯 。 」 他 點 點
頭。她睡得太熟了，連
電話聲都沒聽見。

「你 幫 我 按 播 放
鍵 。 」 嘿 嘿 ， 她 是 病
人，又是主人，小小利
用他一下不為過吧？反
正他會飄，比她用兩隻
腿走路省力多了。才剛這麼想，她就聽見
了電話答錄機開始播放的聲音。

「好了。」這點小事難不倒他的。
「哇！你動作怎麼這麼快？」她幾乎

沒看到他離開座位，原來靈魂也會瞬間移
動？！

「piece of cake，小事一樁。」挑起
眉，他毫不虛心地收下讚美。

留言開始播放，兩人安靜地聽著。
第一通留言：
老闆，雜誌社的人打了好幾百次電話

來，說想採訪 「天使花嫁」這款婚紗的設
計師，我快擋不住了，你如果病好了，快
回店裡救救我們吧！

「你設計婚紗？」難怪她的電腦裡有
那麼多婚紗的照片檔。

「不像嗎？」歐嘉芝笑笑地回問他。
每年搶著要穿她設計的婚紗上禮堂的新
娘，可是不計其數呢。 （八）

良辰美景又互望一眼，她們少女心情，有時
雖然佻皮些，但總是十分善良，那大漢講這兩句
話的時候，聲調沉痛無比，那使她們大生同情之
心，不忍心去打斷他的話頭，心中想：讓他把他
後悔的那件事說出來，他心裡可能會好過一些。
所以，她們站在原地不動。

那大漢又乾笑了幾聲： 「我好後悔殺了李兄
弟。」

這句話，在別人聽來，全然莫其妙，至多祇
當那大漢曾殺了一個人，現在在後悔而已。可是
聽在良辰美景的耳中，兩人卻大受震動。

（良辰美景受震動的原因，和她們的身世有
關。）

（她們的身世，神秘至極，在《廢墟》這個
故事之中，曾記述過，但她們和人群隱秘地活了
幾百年的人，卻沒有詳說，我也一直都是估計，
不能肯定。）

（直到這時，我才可以肯定。）
（她們在上代，幾百年前，都是歷史上相當

有名的人物，其人其事，曾在許多小說、戲劇中
出現過，大家都耳熟能詳，看下去，很容易明
白。）

（良辰美景感到受了太大的委曲，感到一切
都是由我來安排，令她們難堪，但也是因為一切
都太湊巧了，陰差陽錯的巧合，竟然可以到此地
步，等到整件事都真相大白時，所有的有關人
等，莫不嘖嘖稱奇，感到幾乎難以置信。）

（但世上真是有巧合的。）
（這個故事就是。）
良辰美景當時又驚又怒： 「李兄弟？哪個李

兄弟？你是誰？你說的是什麼事？」
她們急急發問，語調自然又急促，又充滿了

疑惑，那大漢聽了，反應十分強烈，陡然又坐了
起來，他一坐起，自然仍是背對著良辰美景的．
他的聲音，也滿是疑惑，大聲道： 「紅娘子，你
要殺就殺，我決不還手。」

（那大漢的口，叫出了 「紅娘子」這個名字
來。）

（當我第一次見到良辰美景，看到她們一身
鮮紅——她們祇穿鮮紅色——而身手又麼靈巧
時，我也自然而然想到了紅娘子，想到她們是紅
娘子的後代。）

（想到了紅娘子，自然也想到了紅娘子的丈
夫李巖。）

（李巖為誰所殺，歷史上有明文記載，這大
漢自稱他好後悔殺了 「李兄弟」，他把他自己作
什麼人了？）

（他把他自己當成了李自成。）
良辰美景在那剎那間，祇覺得事情完全是針

對她們而設的，引她們來上當，而多少年來，那
一群退到了海外的，當年曾在歷史上轟轟烈烈有
過一番風光身世的人，都成了極大的隱秘，他們
之間有一個極嚴格的規定：永不洩秘。這個（她
們認為是），卻觸及了她們最不想知道的身世隱
秘，雖然那已是幾百年前的事，可是她們絕不願
人提起——我十分明白她們的過種心理，所以從
來也沒有問過她們，免得她們不高興。二十三）


